
——读《学校的转向》有感

当我们谈教育时，到底在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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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转向》
汪正贵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学校的转向》是教育博士、青岛中学
校长汪正贵老师的一部著作。和它结缘
其实始于书名，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有关学
校管理的论著，结果读完了才发觉是作者
对于教育的思考。

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充满不确
定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唯有变化
是永恒不变的。作为教育人，我们必须思
考：教育应从何处出发？将去向何处？学
校如何顺应这一变化？其实，不管时代如

何变化，教育的本质都不会改变，那就是
培养人，我们要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具备
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的人。那么，教育应
该走向哪里？

作者在书中的许多思考，对于当下的
我们来说弥足珍贵。

教育要从教走向学。杜威说：“教育
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
一个主动和建设性的过程，这个原理几乎
在理论上无人不承认，而在实践中又无人
不违反。”教学不是教师灌输和传授知识
的过程，而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
从教走向学，是指向更复杂的认知过程，
即深度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指向更高阶
的知识维度，即能力和素养的维度，它必
须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发生知识迁移才
能完成。

从教走向学，这并不意味着教师角
色的弱化，只不过教师从原来教学的主
导者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和学习
活动的评价者。这是从学生学习的角度
做出的转变，也和新课程的理念相契合，
但要实现彻底转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我们要永远记住：教了并不等于学
了，教多并不等于学会。教永远是为学
服务的。

学校要从评价走向诊断。在学校管
理中，教师评价学生，家长和学校评价教
师……评价是非常重要的管理手段，这样
做的目的是鉴别、区分和证明。同时，结
果往往有着“高利害的应用”，好与坏、优
与劣，都和业绩、荣誉相关联。过度的评
价导向往往让我们忘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而盲目追求眼前的短期效益。

好的评价应该走向诊断。诊断是为
了发现问题和自我改进，结果往往只反馈
给被诊断本人，就如一面镜子，让被诊断
者更清晰地看到自己。

要做好诊断，一定要正确定位被诊断
的要素。有时候，易于评价的要素反而不
是最值得评价的。一定要诊断我们重视
的内容，重视无形的东西，如师生关系、组
织氛围、班级文化等。最后，学校诊断必
须基于自我改进，目的是改进，而非证明，
所以不可直接和经济利益挂钩。

学校教育要从类别化走向个别化。
“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一直是我们
教育人的不懈追求，但缺少了个体的发
展，群体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只有关注
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做到
面向全体，进而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
发展。

为了精准施策，我们常常习惯性地把
学生分成类，针对某一类学生制定成长计
划。实际上，这一类学生依然是一个群
体，就算成长计划再周密科学，依然无法
对应到每一个人。鲜活的个体消失在了

“类”这个群体中。如果教育能够转向个
别化，关注每一个学生，着眼于每一个学
生，那么就能帮助每个学生发现自己、唤
醒自己。

学校要走向全纳教育。目前，不同
学校的生源普遍差距很大，面对这样的现
状，学校应如何应对？首先，我们要承认
这种差异客观存在，要在课程设置和开发
上做文章，以分层、分类的学校课程，以丰
富性、可选择的学校课程来满足不同能力
水平孩子的发展需求，然后再以教学的个
别化促进全体孩子的全面发展。这就是
全纳教育。

这就是本书作者所讲的教育。很多
时候，当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我们在谈
什么？我们谈的是学校、班级和教师排
名，我们谈的是下一次如何赶超那些成绩
高过我们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人，我们谈的
是课程如何开足开齐……我们不禁要反
问自己：除了这些，作为教育人，我们还应
该谈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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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途中，路过一家小店。店外的
树荫下，摆着一张小方桌，夫妇二人对桌
而坐，正在吃午饭。电饭锅焖的白米红
薯干饭，一碟青菜，一个红烧豆腐，一盆
番茄蛋汤。夫妇二人吸吸呼呼，搛菜喝
汤，吃得正欢。阳光从树缝里漏下来，小
光圈一闪一闪。简单的木桌子，简单的
饭菜，平淡的日子，普通的夫妇，这一切，
仿佛一帧静物画，让人倍觉温暖而安宁。

记忆里，少年时代，一年四季，绝大
多数时候，我们在堂屋里吃饭。一张木
制八仙桌，蹲在堂屋正中央。厚实的木
板，暗沉的桌面，固定的位置。饭菜摆在
桌上，呆呆板板；大家围桌而坐，拘拘谨
谨。呼噜呼噜，低头扒完一碗饭，便匆匆
下桌，来到阶沿上，来到地坝里，抽烟的
抽烟，看天的看天。那样的时刻，没有什
么乐趣可言。可一旦把桌子搬到外面去
吃，同样的饭菜，就格外香了。

露天小饭桌，是儿时最温暖的记忆。
这样的时刻，往往是阳光灿烂的中午或
者月光明亮的晚上。

深冬时节，麦子豌豆躺在泥土里，静
静沉睡；青菜顶着湿湿的冷露，慢慢摇它
们的叶子；奔腾的河水停下了脚步，呜呜

咽咽唱一曲缓慢的歌。该种的种了，该
栽的栽了，该忙的农活忙得差不多了，村
子静下来，农人闲下来。有阳光的日子
里，祖父扛着锄头，咬着烟管，沟上沟下
一坡坡地转，看看自家的地，看看别人的
苗，看看野兔宿在哪一个山坳。

祖母在家里做饭。也许一钵炖冬
瓜，也许一盆萝卜秧，必不可少的是一个
炒酸菜，一个酱豆瓣。“好久没出过这么
大的太阳了！”祖父回来，放下锄头，一边
洗手一边说。“把小桌子搬到太阳坝里
去。”祖母吩咐我们姐妹。小木桌不高，
也很轻，我和姐姐不费什么力气就抬到
了地坝里，搭在阳光下，搬来四条矮板
凳，然后去厨房一碗一碗端出饭菜。

爸爸回来了，妈妈回来了，一家人坐
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吃午饭。鸡
们在院子里踱步，狗儿蹲在桌边巴巴地
望着。挟一坨红薯给狗，挑一筷子米饭
给鸡，一时鸡飞狗跳，大人也不会说什
么。极普通的饭菜，在堂屋里吃和在院
坝里吃，感觉完全不一样。太阳暖身子，
粥饭暖肚子，这样的画面温暖一辈子。

夏日傍晚，把小饭桌摆在院子里，月
光下的晚餐，无论吃什么，心里都是一片

明朗朗。记忆最深刻的是，炒一大锅胖
丝瓜，做一圈锅边馍，熬一锅清稀饭。把
一锑锅稀饭端出去，放在倒扣的箩筐上。
丝瓜舀出来，锅边馍摆出来，稀饭盛上
来。一切准备就绪，我们转身洗澡冲凉。
那时候做饭都是烧柴火，暑气炎炎，灶火
熊熊，我们一脸灰一身汗。三五两下，洗
漱完毕，再次回到院子里，小饭桌上的稀
饭不烫了，丝瓜和馍馍温度刚刚好，咬一
口馍，就一筷子菜，再来一口稀饭。吃完
了饭，把碗筷收在锑锅里，也不急着去
洗，就那么静静坐着，大家东一句西一
句，有一搭没一搭。晚风轻轻地吹，虫子
嗡嗡地唱，月光静静地探下来。屋子里
越来越暗，院子里越来越亮，树影斑驳，
远远听到对门院子里也笑语声声。

把小饭桌搬到外面去，在露天里吃
顿饭，换个地方，其实是换种心情。丰子
恺有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
水》。高悬的眉月，空空的长廊，竹帘，木
桌，茶具，寥寥几笔，勾画出如宋元小令
般的悠远意境，那是属于文人的悠然娴
静。日光或者月光下的小饭桌，是老百
姓不易觉察的安适笃定。庸常日子里乍
现的小小诗意，一样祥和，一样恬静。

杂风物 谈

共好书 赏

■景丽萍

傍晚，妻子从医
院回来，径直走进书
房，将我从电脑前的
座位上拉起来，说：

“现在就咱们两人世
界，走，我们也潇洒一
回去吧。”

这些天，岳母因
腿部淋巴管炎住进了
医院，我与妻子给她
办理好入院手续后，
妻子每天早中晚都要
往医院跑，她在家里
给岳母做好饭，然后
骑摩托车送过去。又
逢假期，在家的儿媳
便带着孙儿莯莯回娘
家暂住了几日。

妻子每天傍晚送
饭，总是给岳母打理
好一切后才往回赶。
每天回家的途中，她
都能看见穿城而过的
城铁高架桥侧，有一
溜儿市民自然聚集而
成的摊档，人声鼎沸，
烧烤的食物之香总是
从那儿迎风散开，扑
鼻而来，煞是诱人。
妻子嘴里所说的潇
洒，其实就是要到这
儿的摊档看看，盘算
着吃点什么。

走近摊档，地方小吃琳琅满目、烟
熏火燎地摆开，脚下还是沙石地面，少
有座位，无法坐下来好好品尝，大多数
人都是走走看看，买了些小吃拿在手
上，站在一旁吃。

看了一圈，一阵臭豆腐的气味飘忽
而来，挤进了鼻子里。妻子就势带了我
一把，兴味颇浓地说：“走，那边看
看去。”

看自然是要看的，既然来了，这地
道的家乡味又怎能错过？乍然间，我想
起了汪曾祺笔下的一个烟火片段：一个
侨居国外的老人，晚年心心念念想着
的，就是北京的臭豆腐，外加一碗热汤
面。在他看来，若能吃上这两样东西，
也就心满意足了。只是，臭豆腐实在
臭，有心人从北京带了一些，但上飞机
前一检查，却无法通过。

可见，臭豆腐还真是足以令人怀
乡之物。逐臭寻去，走近臭豆腐摊，等
着吃臭豆腐的人还真不少，炸臭豆腐
的摊主似乎忙不过来。我和妻子只能
站在一旁看摊主忙，瞧别人吃。看别
人的吃相，也有看头。有人将炸好的
臭豆腐拿到手后，咬一口，热得烫嘴，
吐舌头，在那儿哈着大气。又想着早
点下嘴，便麻溜地往豆腐上吹气。差
不多了，一嘴下去，咬烂外面脆皮，汁
水往嘴里冲，表皮的香脆，汁水的热
辣，豆腐的肥美，全都到了舌尖上。吃
上一块，辣得额头出汗，嗓子冒烟，又
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就算龇牙咧嘴，
还得可着心往嘴里送。

看别人吃得差不多了，看摊主也
忙得差不多了，妻子瞅空赶紧对我说：

“扫码吧！”又扭头对摊主说：“来一碗
臭豆腐。”我知道，为了这碗臭豆腐，妻
子可是惦记了好些时日了。

随闲庭 笔
露天小饭桌

■王优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火心灵 花

我每次路过狮沟村小学，都忍不住
往最后一排教室外的东北角望一眼，那
里原来有一棵椿树。

那棵椿树是我在狮沟村小学读五
年级的时候栽的。那年的植树节，戴着
老花镜的黄校长给全校学生开会，倡议
大家每人种一棵树。

我回到家里，父亲正在整理院子，
我跑到他跟前：“爸，校长要我们每人栽
一棵树。他还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而且每个人栽的树都可以写上自己的
名字呢。”

父亲停下手里的活，疼爱地摸摸我
的头：“这个不难，咱乡下到处都是树
苗，但果树可没有，只有杨树、楝树和
椿树。”

“爸，我同桌刚子说他们几个都栽
杨树和楝树，那我就栽椿树吧。到时候
一眼就能分清楚哪棵树是我栽的了。”

“嘿，俺闺女还怪有心眼。”父亲笑
着说道。

第二天早上，我扛着铁锹和小树苗
到学校的时候，刚子他们几个都开始挖
坑了。他们看到我手里的椿树苗，都哈
哈大笑起来 :“毕大侠，你这树苗这么
小，还没手指头粗呢，能栽活吗？”

“我爸说了，只要有水，有阳光，把
树栽进土壤里，就一定能活的。”我白了
他们一眼。

“嗯，这位同学说得对，树木不论大
小，只要精心培育，都能栽活，都能长
大。李小刚，你把树苗扶正了，不然长
出来可就是歪脖子树了。”

黄校长不知道啥时候已站在我们
身后了，他正微笑着，露出几颗光洁的
门牙：“这栽树啊，和育人是一样的，小
的时候就要管理好，才能成为栋梁
之材。”

在黄校长的耐心指导下，我顺利地
栽下了我人生中第一棵树，最后还不忘
给它浇点水。

打那天起，我时常在下课后去看那
棵树，给它浇浇水，松松土，除除草，我
有时候还从家里带点肥料给它撒上，我
在心里不断地期盼着它尽快长成一棵
参天大树。然而让我遗憾的是，一直到
我小学毕业，那棵树好像还是那么大。
后来我去了乡里读初中，又去了县里读
高中，再后来我去了省城读大学，这期
间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也没刻意再
去看过它。当然，偶尔我也会想起那棵
树，在心里念叨着，不知道我的那棵椿
树有没有长成参天大树？

几年前，我回老家时，特意去看望
黄校长。黄校长真的老了，他的手脚都
不利索了，但他一眼就认出我来，他还
是那样慈祥地笑着。

“老校长，您身体可还好？”
老校长一直开心地笑着，那几颗光

洁的门牙也没了：“好着呢。前些年学
校建新教室，你以前种的椿树用作教室
檩条，又撑起一座新的学校哩。”

怀念一棵树
■毕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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